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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日报》 刘艺明

盛怒之下的一次“体罚”，让儿子伤痕

累累，构成了轻伤。36 岁的余先生为此

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妻子坚决与他离婚

的同时，他也因涉嫌虐待罪被起诉。

在刑事法庭上，是“虐待”还是一般的

“伤害”，成为控辩双方争论最大的焦点。

律师认为，余先生平时并没有伤害儿子的

行为，偶然一次出于教育目的的打骂如果

定性为“虐待”，不但对于余先生来说不

公，也不利于其求情轻判。最终，广东省

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采纳了律师的观

点，以故意伤害罪判处其有期徒刑 8 个

月，缓刑 1 年。余先生在该事件后在各方

的帮助下重新出发，也对自己的行为深刻

忏悔。

律师同时也表示，无论“一次”还是

“多次”，体罚子女的行为不应当提倡。广

大家长也必须引以为戒，树立正确的家庭

教育理念，确保未成年子女远离暴力，健

康成长。

男子体罚儿子致轻伤被刑拘

2022 年 4 月 15 日上午，余先生回到

南海区桂城街道某出租屋。这里曾经是

他们一家四口生活的地方，但后来因为与

妻子感情不和，他一气之下就搬离了这

里。这次回来，他是想看看久未见面的大

儿子小金。

当时，他和 10 岁的小金独处了一段

时间，直到下午 2 时许，他发现儿子没上

网课、没做作业，只顾对着电脑玩游戏，想

起自己在外打工多年，吃尽了没什么文化

的苦，苦口婆心教育儿子却效果甚微，情

绪一下子失控。据判决书显示，余先生当

时抓住儿子用包塑铁衣架在其臀部、大腿

和腰部等部位击打十多下。而余先生则

称，当时小孩并没有哭喊，他也未发现孩

子身上有流血受伤的情况，于是便没有将

小金送医院治疗，后来便离开。

当天晚上，余先生的妻子祝女士回到

家时，发现了伤痕累累的小金，她在次日

便带着小金来到桂城派出所报案。后经

法医鉴定，小金躯干及四肢多处挫伤（挫

伤面积达体表面值 4.3%），属轻伤二级。

同年 4 月 19 日，余先生被民警抓获，同日

被刑事拘留。

体罚儿子的事件发生后，余先生和祝

女士的夫妻感情彻底破裂。同年 6 月，祝

女士向法院提起了离婚诉讼，7 月南海区

人民法院判决准许双方离婚，各人抚养一

个儿子，同时余先生应支付祝女士离婚损

害赔偿款等 15 万元。同年 12 月，南海区

人民检察院以虐待罪对余先生提起公诉。

律师坚持并非虐待适用缓刑

“我知道教育孩子需要耐心，但当时

受到情绪的影响，做出了不该做的事情。”

在南海区法律援助处指派的辩护律师戴

国梁、张小莉面前，余先生回忆起事发当

天的经过，不禁追悔莫及。他表示，自己

之前不但没有虐待过儿子，还会在逢年过

节和儿子一起外出旅游，父子感情也非常

好。

对于诉方的控罪，两位律师经过反

复查阅案卷后，认为故意伤害罪定性更

符合该案案情。“虐待罪表现为长期或连

续的折磨、摧残，而从余先生的行为来

看，他是因为小金不认真读书，出于教育

子女的目的才引发的一次性殴打。法医

鉴定的结果也表明，小金轻伤的原因，仅

仅是余先生 4 月 15 日的故意伤害行为所

致。”戴国梁律师表示，此外从定罪的法

律条文看，虐待罪在没有造成重伤或死

亡等严重后果的情况下，属于自诉案件

范围，本案的情节显然也不能由检察机

关公诉。

经过商议后，两位律师一致认为，该

案是因孩子不认真读书引发的偶发性殴

打事件。该案社会危害轻微，余先生又认

罪认罚，如果可以再争取被害人的刑事谅

解，应该可以请求法院对余先生从轻处

罚，对其适用缓刑。

如果想取得刑事谅解，则余先生必须

履行离婚民事案件中的赔偿义务。但直

至 2023 年 1 月 17 日下午刑事案件在南海

法院开庭时，余先生仍不愿支付 15 万元

的赔偿款。在开庭结束后，两位律师仍不

厌其烦地对余先生做思想工作，从过去夫

妻感情讲起，一直分析到儿子长大后的利

益关系，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最终在

2023 年 2 月 14 日，余先生与祝女士达成

了《赔偿协议书》和《刑事谅解书》。

2023 年 3 月 1 日，南海法院作出一审

刑事判决，采纳了戴国梁、张小莉律师的

辩护意见。法院认为，余先生的行为不构

成虐待罪，而是构成了故意伤害罪，且本

案是因对孩子的管教方式不当而引发，被

告人确有悔罪表现，亦取得被害人的谅

解，依法可从轻处罚并适用缓刑，遂判处

余先生有期徒刑 8 个月，缓刑 1 年。

多方沟通引导男子重获新生

刑事判决生效后，余先生接到老家的

司法局通知，要求其返回家乡进行缓刑期

的社区矫正教育。余先生虽然是外省人，

但多年来在佛山从事室内装修工作，在家

乡接受社区矫正教育并不现实。受此影

响，余先生感到巨大失落，认为自己被社

会、家庭抛弃，再次引发拒绝改造、破罐破

摔的念头。

得知该情况后，两位承办律师又一次

伸出援助之手，先后与两省三地的司法部

门沟通。首先，他们向南海区法援处汇报

情况，促成南海区法援处、司法局均介入

此事；其次，获悉余先生长期居住证在禅

城办理，又前往禅城区司法部门沟通联

系；最后，前往余先生家乡的司法部门进

行沟通，最终将余先生社区矫正改在异地

禅城区司法局管辖。

据了解，在刑事审判之后，南海法院

也对余先生发出了《家庭教育指导令》，勒

令其树立正确的家庭教育理念，不得实施

家庭暴力，确保未成年子女健康成长。而

经历了此事后，余先生亦有所感悟。“我很

幸运，我们父子之间的亲情还可以维系。

以后我一定不会采取粗暴的教育行为，要

做一名称职的好父亲。”

一次体罚致儿子轻伤 法援帮助他重新出发

新华社 伍晓阳 赵珮然

还记得那群北上南归、全球瞩目的野

象吗？

在野象老家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

州，记者最近追到这个象群的最新消息：南

归之后，“短鼻家族”野象健康状况良好，小

象明显长胖了，象群吸收了新成员，然后一

分为二，分成两群在不同区域活动。

专家介绍，野象是典型的群居动物，

“野象分家”是象群健康繁衍的证明。在全

球亚洲象数量减少的背景下，中国野象出

现“婴儿潮”，象群不断壮大和分家，成为我

国生态文明建设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标志

性成果。

小象长胖了、象群分家了

5 月 9 日，临近傍晚，在西双版纳州景

洪市大渡岗乡大荒坝村，彭金福不时举起

望远镜观察远处的山林。他估摸着：“这个

点大象该下山了。”

过一会儿，20 多头“巨兽”从树林中缓

缓走出，优哉游哉地摇着耳朵、甩着尾巴，

来到一片西瓜地里“大快朵颐”。

“大象一般傍晚5点多钟出来找吃的，

早上八九点钟回林子里。”彭金福一边说

着，一边操作无人机，接近象群，录像拍

照。他的徒弟普永兵打开微信群，发出预

警消息，提醒村民不要靠近。

彭金福和普永兵都是亚洲象监测员，

负责监测大渡岗片区象群。

长期跟踪监测野象，彭金福能根据野

象体型、鼻子、耳朵等特征识别这些“老朋

友”。他介绍，这群野象多数属于“然然家

族”，有 7 头来自北上南归的“短鼻家族”，

“小象比刚回来的时候胖了不少”。

2021 年，“短鼻家族”15 头野象以一

场罕见的长途旅行，引起全球广泛关注。

象群历时 110 多天，行进 1300 多公里，最

终在人们护送下，平安返回它们最初出发

之地。

持续监测发现，2022 年 6 月，“短鼻家

族”一分为二，分成两群在不同区域活动。

目前，“短鼻家族”已扩大到 20 头，其中 13

头活动在普文片区，7 头与“然然家族”23

头野象一起活动在大渡岗片区。

“‘短鼻家族’有几次还想北上，被我们

用卡车堵路、投食引导给‘劝返’了。”牛建

成说。有关部门对亚洲象适宜栖息区域进

行了详细踏勘调查，结合村情和农事活动

等情况，科学划定了亚洲象安全线，防止象

群无序扩散。

象群出现“婴儿潮”

亚洲象是亚洲现存体型最大的陆生动

物、热带森林的旗舰物种，被我国列为国家

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被世界自然保护

联盟评估为“濒危”物种。我国野象主要分

布在云南西双版纳、普洱和临沧。

国家林草局亚洲象研究中心主任陈飞

介绍，亚洲象是典型的群居动物，有较为复

杂的社群结构，可以分为家庭、家族、氏族

和亚种群4个层次。

“一个家族通常有 8 到 15 头野象，由

最年长的雌象担任家族的首领。”陈飞说，

当种群数量增长到一定规模，血缘关系较

近的姊妹或母女会带着自己子女成立新的

家族，所以象群会有分家的现象。

“野象分家、合群都是正常现象，是为

了满足个体及群体更好地生存繁衍。”陈飞

介绍，亚洲象体型庞大，每天所需食物和饮

水多，所以要不停地迁徙以觅食、寻找水源

和补充盐分的“硝塘”。在这个过程中，一

个家族可能会与别的家族合群，然后再分

开。

“野象分家”反映出我国野象健康繁

衍。1976 年，云南野象数量仅剩下不到

150 头。而到 2021 年底，云南野象数量增

长到360头左右。

2021 年“短鼻家族”在北上途中产下

两头小象；2022 年初在野象谷活动的 4 个

象群产下 6 头小象，在普洱市江城县活动

的象群新添了4头小象⋯⋯一线监测员反

馈，活动在西双版纳和普洱境内的野生亚

洲象群，近年来几乎每个象群每年都有象

宝宝出生。

促进人象各得其所、和谐共生

在亚洲象分布区，我国已成立11个自

然保护区，面积5098平方公里。云南还建

立了西双版纳亚洲象救护与繁育中心，20

年来救护受困、伤病野象30头。

在野象活动区域，尽管野象可能破坏

庄稼，但村民仍对野象怀着善意和包容。

44 岁的王川家在普洱市江城县康平镇曼

克老村，“村民看到野象来了，就远远地待

着，不去打扰它们，也没有出现驱赶野象的

情况。”

野象如果肇事，政府买的保险会理

赔。万勇介绍：“云南将亚洲象喜食、受害

面积较大农作物的补偿标准逐步提升，逐

步改变山区群众弃收撂荒、象进人退，以及

坝区群众抢收驱象的被动局面，处理好人

象矛盾。”

云南还给野象建“食堂”，修复改造亚

洲象食源地9000多亩，种植象草、甜竹、粽

叶芦等大象爱吃的植物。同时，强化监测

预警、安全防范和应急处置体系建设，最大

程度避免人象冲突。

此外，云南省成立了亚洲象保护专家

委员会；在新建基础设施中充分考虑亚洲

象迁移廊道；中国、老挝边境地方政府建立

了亚洲象跨境保护机制⋯⋯

亚洲象国家公园创建工作正有序推

进。万勇介绍，亚洲象国家公园将围绕

亚洲象和热带雨林保护目标，按照“布局

合理、规模适度、减量聚居、环境友好”的

原则，规划亚洲象栖息空间，实施保护管

理。

野象分家记

新华社 胡超 摄


